夢

人生如夢，虛空無意義。黃粱一夢、南柯一夢、莊周夢蝶，及許多文學作品，特別是佛教及後現代都表達了這一點。
聖經告訴我們原因何在：遠離了造物主，萬物都墜入虛無，「你們原是一片雲霧，出現少時就不見了」（雅4:14）；「萬民在他面前，好像虛無……乃為虛空」（賽40:17）；人的受想行識，「好像一聲歎息」（詩90:9）；「像饑餓的人，夢中吃飯，醒了仍覺腹空；或像口渴的人，夢中喝水，醒了仍覺發昏」（賽29:8）；「世人行動實系幻影，他們忙亂，真是枉然，積蓄財寶，不知將來有誰收取」（詩39:6）；「凡事都是虛空」（傳1:2）；連道德良善，也「如同早晨的雲霧…速散的甘露」（何6:4）。
醒時尚不真實，夢境更不可信了，「不要聽信自己所做的夢」（耶29:8）。
但聖經絕不停在悲觀虛無中，因著神的良善全能，蒙神眷顧的人、愛神的人，神使萬事為他效力，叫他得益處（羅8:28），甚至，神會使他的夢有意有益：
「這義人的事，你一點不可管，因為我今天在夢中為他受了許多的苦」（太27:19）；「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的時候，我們好像做夢的人」（詩126:1）；「老年人要做異夢」（徒2:17）。
新舊約的約瑟，但以理，在夢中蒙神啟示，指點迷津、逢凶化吉，這是任何偶像、術士、智慧人辦不到的。
 但丁是天主教作家，班揚是基督教作家，他們描述夢和人生的文字，有強烈的美感，深奧的真理。
 但丁神曲不朽開場白：
我在人生旅途的半途轉醒，
發覺置身于一個黑林裏面，
正確的道路消失中斷。（黃國彬譯）
 黑林象徵歧途、罪惡、墮落；轉醒喻覺悟。吊詭的說，詩人的「轉醒」，正是「入夢」：從墮落昏迷的世界醒來，卻發現身置漆黑罪惡絕望中；同時作夢進入光明真實的啟示，看到上主無比的榮耀美善。
「正確的道路消失中斷」，Sayers/Reynolds的此句英譯最好：「The true way was wholly lost」，正路全然失落。天主教講原罪，含意和改教家的「全然墮落」相似。墮落人、世的本身，無路可走，無家可歸，無理可講，無情可抒，無愛可靠，無樂可尋，無望可盼，毫無意義（“This is a lost world, we are totally lost, and the true way was wholly lost.”，參路加福音15章中「失落的羊、錢和人」。）。
班揚的天路歷程，結語更簡單，更震撼：
「我醒了，不料是個夢。」
震撼，因為這結語好像太悲觀了，怎麼基督徒信到底，只「是個夢」？班揚筆下，基督徒歷經滄桑，卻在神智慧全能的引領下，一一化險為夷、化禍為福、靠著奇妙的恩典、隨時的幫助、恰巧的拯救、同道的扶持、福音的真理，最後安抵天家，這栩栩如生、精彩動人的描述，都和釋老的無明、空幻一樣，「是個夢」？
班揚沒受很多教育，是補鍋匠，但有不可思議的文學天才。天路歷程中，他創造許多雋永的詞，如“Vanity Fair”（地名，通譯虛浮市集、浮華世界，和中國的浮生六記，頗可對應），指世界榮華富貴的虛浮。（Thackeray的一本書 “Vanity Fair”，楊必譯為「名利場」，出自「鏡花緣」，妙譯）。此詞現被視為「高雅」、「美好」，正印證了耶穌和班揚的指摘：「人所尊貴的，是神看為可憎惡的」（路16:15）。用“Vanity Fair”來形容2008年的經濟危機，再恰當不過，「一時之間，這麽大的富厚，就歸於無有了」（啟18:17）。看到這危機，我們充分理解並響應神和班揚的呼喊：世人哪，我的民哪，從將亡城出來，「免得與他一同有罪，受他所受的災殃」（啟18:4）。
可是班揚結語來個，「是夢」，好像把全書的價值都顛覆了。是不是因為，他為傳神的道、行神的道、牧神的羊，受苦太多，坐牢太久，經年累月，信仰漸被磨光，在結語中吐出心聲、露出真相，只是歷來基督徒故意忽視這事實？
不！剛好相反，班揚的文學天才和敬畏神、熟習神的話，在此作了絕妙的結合。他是在引聖經，（天路歷程中，處處引聖經，我們常錯過）：
法老醒了，不料是個夢。（創41:7 ）
的確是夢，夢卻比真實還真實，「神已將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」，「法老兩回作夢，是因神命定這事，而且必速速成就」（創41:25, 32）。
 所羅門醒了，不料是個夢。（王上3:15） 
是夢，卻在夢中，有問有答，有求必應，「神對他說：我就應允你所求的，你所沒有求的，我也賜給你」（12-13節）。因這夢，「所羅門王的財寶與智慧，勝過天下的列王」（10:23）。
 天路歷程的結語，是隱藏的奧秘、地裏的寶貝（太13:11, 44），班揚提醒基督徒：神和神的路最真最善最美最活，唯真為善唯美唯活，即使是他給的夢。
 人生空虛如夢，不信主的也知這悲哀的事實，只有基督徒知道，神給我們的夢，比巴比倫的城牆更堅實，雖然基督徒常在巴比倫的河邊哭泣，但「這至暫至輕的苦楚，要為我們成就及重無比永遠的榮耀」（林後4:16-17）。
 關鍵在於要有信心，要用信心看見肉眼看不見的：
 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，乃是顧念所不見的，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，所不見的是永遠的（林後5:18）。
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，就必忍耐等候（羅8:25）。
憑著信心，不是憑著眼見，我們坦然無懼（林後5:7, 8）。
沒有得著所應許的，卻從遠處望見，且歡喜迎接（來11:13）。
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（來11:27）。
 耶和華啊！求你開我的眼目，使我能看見。（王下6:17）
